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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即被废止。1903 年 7 月张之洞受命会同张百熙、荣庆重新厘订、增补各项学堂章程。所订《学务
纲要》规定:“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，在学堂时，经书必宜诵读讲解。”［12］由此确立经学教育在新
式学校的首要地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书》《三礼》《大戴记》《春秋三传》等，分别并入哲学、文学、史学门。1913 年 1 月公布的《大学规程》
规定文科分为四门，与传统学科相关的学科包括:哲学门之中国哲学类，设有 16 种科目，首门科目
为中国哲学，包含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·公·谷传》《周秦诸子》《宋理学》等 9 门课
程;文学门之国文学类，设有 13 种科目，包含《说文解字及音韵学》《尔雅学》《词章学》3 门传统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近代西方基督教差会来华办学，在传播基督教义过程中，注重中国文化研究。1928 年 12 月，
美国霍尔基金会成立哈佛燕京学社，专门从事汉学研究，资助燕京大学等中国六所教会大学(后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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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培养出高水平学术人才。据统计，1917 年北京大学文科本科生 244 人，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研究
员 42 人、通讯研究员 11 人，哲学门研究员 19 人，通讯研究员 3 人。［45］1922—1927 年间，经国学门
审查合格的研究生至少有 46 人。［46］1927 年前，研究所国文门毕业研究生有魏建功、罗庸、张煦、郑




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学 4 年，前两届实际招生 58 人，后两届录取新生 14 人。无锡国专毕业生优
秀者如吴其昌和蒋天枢等人考入深造。4 届共毕业 74 人，以研究文学(国学)者最多(44 人)，其余








无锡国学专门学校 30 年间培养大批国学人才。1923—1935 年毕业 303 人，1936—1948 年毕
业 223 人，合计 526 人;肄业者约 2000 人左右。［50］其优秀毕业生王蘧常、唐兰、吴其昌、蒋天枢、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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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发微》。章太炎 1910 年在日本出版《国故论衡》，1922 年在上海出版《国学概论》，成为国学教育
经典之作。1926 年钱穆将其讲稿编为《国学概论》出版，影响广泛。
国学教育还推动了一批学术期刊问世。国学保存会 1905 年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1912 年 6 月改
名《古学汇刊》。1922 年 1 月吴宓等人在东南大学创办《学衡》杂志，“论究学术，阐求真理，昌明国
粹，融化新知。”［51］至 1933 年 7 月共出版 79 期。1923 年北京大学出版《国学季刊》，共出版七卷 22
期。1927 年 1 月，厦门大学国学院创办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》，共编成 4 期，实际出版 3 期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 4 期 张亚群:从经学到国学: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的逻辑
推动大学生阅读国学经典。
在专业化国学教育方面，一些大学国学研究院通过不同学科建制，培养国学专才，为传承和普
及优秀传统文化服务。如武汉大学 2001 年开始创办国学试验班，2005 年在历史学、文学、哲学学
科下招收国学方向研究生，2007 年增设国内首个国学博士点和硕士点，培养相关学科的国学人才。
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05 年 7 月成立国学研究基地，开展国学本科、硕士、博士生教育。复旦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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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Confucian Classics to Sinology:The Logic of the Ｒeform of Traditional Subjects in Modern Universities
ZHANG Ya－qun
(Ｒ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，Xiamen University，Xiamen 361005，Fujian)
Abstract:Confucian classics and Sinology ar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
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． For more than a century，the change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to Sinology has not only
been the change of statu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，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purposes，discipline establish-
ment，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，resulting in extensive edu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． Contemporary reform
and opening－up have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education． Open China needs Sinology ed-
ucation． Today’s“Double First－Class Universities”development initiative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ic
and modern disciplines，as well a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． To promote Chinese studies in modern university
classroom，we should choose a popula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ath to better tap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Sinology
learning．
Keywords:Confucian classics，Sinology，modern universities，traditional disciplines，logic of chan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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